
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一版责任编辑 / 顾正蓉 二版责任编辑 / 顾正蓉俞强A2 上林湖上林湖

投稿邮箱：939901613@qq.com 联系电话：58997307

钱海军与我是十多年前就相识的。那时我
是《少年日报》慈溪记者站的顾问，曾应邀参
加少先队与钱海军等劳模的联欢活动。不过，
这仅是议程的安排，况我又不擅交际，自然也
无友兄般的交集。此后虽也几次在公众场合见
面，双方亦只是“海军早”“老师好”地寒暄
而已。

让我领略钱海军的忘我境界，感受钱海军
的矢志坚守，缘于几年前他的一次零距离的上
门服务。

2016年的暮冬，我那书画院的日常用电
不知何故常短路，市民服务热线派来的师傅虽
数次检修，但由于建筑面积大，十多年中又几
经装修，电路系统已被搞得杂乱无序，维修的
师傅找不到短路根源，只能治表以应付。有时
修好才没几天，老病依旧复发。

那天是周日，下午书法课结束到晚饭后还
好端端的，六七点时，忽听“啪”的一声，又
是讨厌的触保器作祟，灯光瞬间熄灭，空调随
即停转。正在忙碌时，供电局的张立军带着书
法新作找我评点。军人出身的老张是局里的工
会主席，为人热诚耿直，又写得一手好字，是
我三十多年的老友。他推开大门，见屋里黑咕
隆咚的，心生诧异。待问得缘故，当即表示，
明天他会联系局里的师傅过来看看。

次日，从早晨到午后，直至夕阳西下天色
黄昏，也未见电工过来。我与陆潇乐抓紧整理
着笔墨书册散乱的案台，心想老张可能把那电
工之事给忘了，不然，怎会一点信息都没呢？

焦虑之际，从楼下传来喊问声：
“喂，马老师在吗？”
“我在楼上”，我闻声应答。心想，一定

是维修的师傅到了，便快步下楼迎接。
就在梯道拐弯处，我借着落日的余辉向前

一看，顿时惊喜万分：站在大厅喊我的，竟是
“感动慈溪”的道德模范钱海军！

这海军，人道是，个子不高体格健，隆冬
还着夏时裳。我看他，铁肩劲膀，为的是初心
担当；慈脸慧目，洒一腔甘霖春光。

今海军师傅亲自过来攻坚克难，真是做梦
也未想到！我赶紧上前，激动地接过他那有点
儿分量的工具箱。

听他说，下午已跑了几个地方，刚刚还在
城西的老人住宅设线装灯泡，知道我这边有许
多人要上课习字，隔三差五地断电一定很是烦
恼，就趁天还未黑直奔这儿。兵不待歇，打开
箱子立马干上。

街上溯风凛冽，室内寒气逼人。我们几个
一身冬服围观操作也觉着有点冷，可钱海军这
薄不容再的单衣，能御得了这腊月三九的严
寒？

“海军师傅，我去给你拿件衣服来。”不忍
看他挨冻操作，我想上楼为他找件合适的衣衫。

“不冷！”他头也未抬，斩钉截铁的语气
刹住了我移动的脚步。早就耳闻钱海军外出执
勤，无论地冻天寒都着短袖，今亲眼见之，绝
非虚传！

深冬白昼短，须臾天色晚。我让小陆打着
手电为海军照明。书画院房间厅室多，电视空
调廿余台，灯泡更如满天星。那体积硕大的配
电箱，密集的空气开关连着一缕缕绕来弯去让
人眼花瞭乱的电线。海军师傅逐一点校，时而
踮脚时而蹲，楼上楼下测感应。往返折腾身发
热，毋须耽心受寒冷。

慈溪习俗，师傅上门来做工，先是热茶再
是烟。我忽地想起还未给海军倒杯茶水！

“小陆，快给钱师傅泡杯茶来。”我说着
就拿过小陆的手电，要他快去楼上取茶拿烟。

“不渴。”钱海军依然全神贯注埋头处
理，语速迅疾地甩出两字。小陆便径自将那烟
与热茶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

不知不觉已是晚餐时间。
“海军师傅，我们还是先吃饭吧。”我提

议海军暂停手中的活儿。
“不饿！”回答肯定而有力。
他可能惯于连续作战，不想中途麻麻烦烦

地洗手吃饭，但多久方能修好我们心中没底，
如果还得干上一两小时，让他饿着怎能不影响
身体？！

“那给你下一碗面吧。”我迁就着把饭餐
的档次降到了点心级，谅他应能接受不会拒
绝。

“不用！”回对的口气竟是这般生硬，简
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不用管他吃与不吃，我电告三楼速予办
理。稍顷，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了海军近
侧的台面……

两三小时中，海军忙活不停毋歇片刻，那
杯茶没喝一口，那包烟原封不动，那热腾腾的
鸡蛋面早已冰冷。

待到故障被排，时针已逾八点。海军面对
开关箱，接好最后一根线，便以迅疾的动作将
键阀向上一推，刹那间，满堂放光，百灯齐
辉！

“好了。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过
来。”海军边说边利索地整理好摊子，满是油
污的手拎起工具箱迈腿走向大门外。

“海军师傅，多少辛苦钱？”这么长时间
耗神费力的修检，又配进了几个零件，服务费
需多少，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不要！”钱海军连连摆手，脚步加
快。不远处，马路旁边停着他的黄色工具车。
拒不收钱还贴配件，那怎行？！

“钱师傅稍等”，我试图让他停留一下，
等不得他的反应，随即转身急返楼上，匆匆找
了一盒红茶紧脚追去。但见海军已微笑着坐在
驾位关上车窗开启动力，茶盒没法投入车内，
只得眼看着他驱车融入滚滚车流中。

我提着茶叶，迎风伫立，“海军师傅海军师
傅”地默默念叨，目送车子慢慢消失在视线中。

深深的歉意和感动的温暖涌上心头。
……
新城大道，灿亮如昼；高楼林立，灯火万

家。书画院对面的人民公园，传来广场舞一阵
阵欢快的节拍。

海军师傅
马华林

人们在烟火中寻找生活，在
舌尖上栖息诗意。

开春后，一些从灌丛旧枝、
老树干杈、枯草茎上抽出的新芽
嫩头，也能做成一道道菜肴或加
工成饮品。村人常采的有杞脑、
椿芽、蕨菜和茶叶等。这类野生
食料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
华，气质特异，春味浓郁，我们
这些喜动、猎奇的孩子也心之所
向，素履以往，当仁不让地接受
大自然馈赠的应时礼物。

杞枝脑

枸杞为野生灌木，叶子青
青，细刺尖尖，枝条儿悠然倒
挂，随风曼舞，有点像春姑娘的
长发，飘荡在村前屋后的山坡
上、路河边和海塘上。其枝蔓上
抽出来的春芽，以及夏花凋谢后
所凝成的秋果，小时候我都采
过、尝过，个中滋味至今依然清
晰。

习习春风浸润山川，濛濛细
雨沁入旷野，那枸杞旧枝也被阵
阵春雷惊醒，萌出绿茸茸的顶
芽、新梢、嫩叶来，乡人称之

“杞枝脑”。我们折它时，一般每
枝只取其一枚顶芽和三四片新
叶，手势与采茶叶差不多。一簇
枸杞能够掐得十几枝嫩苗，三四
丛下来可获松松一小篮。男孩子
不留指甲尖，折了几枝后，汁液
就把手指头染得黑龊龊的，一时
还洗不清爽。我心粗性急，采撷
时被横生的细刺扎痛过手背、手
指。

我采摘“杞枝脑”的次数，
比挑马兰、荠菜要少得多。记得
有一次，在特定的场景中与它邂
逅，我却不敢贸然动手。村北路
口处，并排埋放着好几只露天粪
缸，旁边冒出了两簇枸杞，可能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枝条
生得特别茂盛，叶子也翠青乌亮

的，刚抽出来的新脑嫩枝格外壮实
诱人。当我一靠近这个龌龊的地
方，就犹豫、犯难了，这臭气熏陶
下的枝叶脏不脏？可不可以吃？
采，还是放弃，着实纠结了一番。
最后，在心理作用的驱使下，还是
选择了离开，可心里真有点不舍。

“杞枝脑”为当地一味时令菜
蔬，色泽葱翠，焯水后可凉拌，也
可油盐清炒，还能煲汤。入口时，
有点隐隐约约的清苦感，转而，却
又飘逸出些许淡淡的甜意，仿佛携
带着一丝了悟，回味悠长。怪不得
有人把它与荠菜、马兰并称为

“春野三蔬”。《红楼梦》第六十一
回中，也有大观园姑娘们喜欢吃

“杞枝脑”的描述，说是贾探春、
薛宝钗想吃个“油盐炒枸杞芽
儿”，拿出了五百钱让小灶厨子柳
嫂去定做……汪曾祺先生对它的评
价也很高，他说：“采摘枸杞的嫩
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
拌，浇酱酒醋香油；或入油锅爆
炒，皆极清香。”

枸杞的果实也可吃。夏日，枝
干上开满紫白小花，靓影婆娑，绰
约多姿，招来蜂蝶翩跹。花儿零落
后，长成一粒粒花生米似的绿莹莹
浆果，悠荡在枝茎上。中秋时节，
那果子红得透彻，亮得晶莹，似珍
珠琥珀，如玛瑙宝石，村里的人叫
它为“亮眼灯子”，说是吃了后能
明目清火。风干后的小红果，多上
餐桌，但不作主菜，只在熬粥、煲
汤以及泡茶时少许放上几颗。隔壁
三叔公采来后，把它浸于白酒中，

制成养生的药膳补品。
“亮眼灯子”颜值虽高，可没

人摘它现吃。三叔公说村人“勿识
货”“勿懂经”，若取之生吃，更能
养眼、护眼，而且还可补身，胜过
药店里的眼药水不知多少倍。三叔
公小时候读过私塾，有才学，有见
识，人称“在行头人”（意为聪明
人）。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跑到屋
后院地里，摘了两三粒红艳艳的

“亮眼灯子”，放入嘴里一嚼，又苦
又涩，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丝甜的感
觉，就吐了出来。从此以后，我再
也不去摘吃这种虚有其表的野果
了。

退休后，有次去宁夏旅游，到
了一个枸杞园，导游说新鲜的“枸
杞子”可以生吃。我看其模样与家
乡产的“亮眼灯子”差不多，便不
敢吃。有人在导游的怂恿下尝试了
一下，说是微苦中带丝甜。我不
信，也摘了一颗咬了一小口，不知
是品种、土地之故，还是自己嘴巴
味觉功能的衰惫，好像没有小时候
吃到的那么苦涩了……

现在提及此事，倒有点感悟：
人间百态，人生百味，人的一生不
可能尽甜，总会遇上些苦难；吃上
点苦，并非全是坏事，古人也说过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
话。我遐想，要是年少和年轻时敢
多吃点“亮眼灯子”的苦，我的眼
睛也许不会“老花”得这么早……

椿芽

以前，村子里房屋建筑密度不
高，幢与幢、片与片之间大多隔有
空地，零星地长上几棵乔木。我家
老屋旁边也有树，其中一棵为无主
的香椿树。

香椿树与众不同，散发出一股
特殊的芳香味，麻雀、布谷鸟、喜
鹊还有猫头鹰都喜欢在它枝头上歇
脚休憩。春天，其光秃秃的枝干上
抽出了色彩不一的嫩芽叶柄：浅

紫、玫红色的，被人们称作“红香
椿”；淡青、翠绿色的，叫成“绿
香椿”，都可以做菜。“红椿”树枝
高，油脂多，萌芽早；“绿椿”树
皮褐绿色，味道淡，吃起来不那么
腻。村里一些“吃客”视椿芽为

“树上野菜”，争相攀摘，也激起了
我探奇的激情和尝新的欲望。

开春后，上学、放学时我常留
意屋边空地中那棵“绿椿”，想占
个先手，可它总是挺着干枯的身子
在蓝天下展示着沧桑与稳重，不卑
不亢，不露笑脸。一直到快近清明
节时，才瞧见枝头上萌生出细细的
芽儿来，可长得很慢，老是不见芬
芳。有天晚上，天气闷热，半夜里
下了场大雷雨，早上起身一出门，
就嗅到了一股清香，也看到长高了
的芽苗如同一双双纤纤小手向我招
呼。我快步上前，只见每枝芽苗长
成了几十厘米高，生出了三五瓣新
叶，有三三两两的，也有一簇一簇
的，有点像小女孩的冲天小辫。于
是，我迫不及待地爬到树上，动手
便折。那苗枝又嫩又脆，一掰就
断，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捧。我怕手
里的椿芽弄乱，捏得很牢，滑下树
时摔了一跤，擦破点皮，屁股也痛
了两三天。大约过了十来天，那灭
了芽的树枝上想不到再一次抽出新
苗来，也没想到上次摔倒过的地方
又让我获得了新一茬的希望……

村子里的几株椿树只要露了新
芽，很快就会被人采走。有一天，
我见村口登脑山下那棵大椿树上的
叶芽长成二十几厘米高了，还无人
采摘，刚爬上树，过路的三叔公急
忙叫我别摘，说这是“臭椿树”，
嫩芽味道不好，吃了还会肚痛腹
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树也有香
臭之分。

采来的椿芽，无论做什么菜，
都需先焯一下水，除去异味。壮盛
的椿芽过水、切碎后，放入油锅炒
几下便成，吃上一口，太香太鲜

了；若选“椿芽炒鸡蛋”这道名
菜，连“肉鱼都不换”。幼嫩的椿
芽也可凉拌，焯后切碎装盘，淋一
点麻油即可；若采到很细嫩的短
芽，有的人不把它切断，如凤尾，
似仙草，吃上一枝，齿颌遗香，真
像春天就在嘴巴里。我读高小后，
才开始帮着妈妈上灶烧饭、炒菜，
但炒煮椿芽、“杞枝脑”等一些有
讲究的野菜，我很少掌勺。上面描
述的那些烹饪之法，是我看到的或
听人说的，以及长大后才知晓的。

我们的味蕾，有极强的记忆
力，尤其擅长追忆特定时间里的某
种味道。我总觉得，椿芽的香味有
点异常，且很持久，吃在肚里能逗
留半天，与人说话时还会溢出一丝
香气来，让人爱恨交织。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正因为它的这一特
殊气味，弄得一些人难以适应，不
敢尝试。对此，隔壁三叔公有个妥
恰的比喻，说椿芽好似鲜橄榄，喜
欢吃的人爱得死去活来，不想吃的
人一闻到它的气味就受不了……

早春，被人们视为“树上野
菜”的还有柳芽、榆钱等好几味，
但采摘的人很少。三叔公是个老

“吃客”，每年春天都会去采集，从
不间断。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烹饪
的，但见过他南风吹吹，烧酒渳
渳，吃得津津有味的情态。七十岁
那年他跌了一跤，行动不便，无奈
罢手、罢嘴，自此，村子里也见不
到摘柳芽、榆钱的人了。

香椿及柳芽、榆钱都是应季野
菜，采摘期很短，顶多只有十来
天，若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就要等
到来年春天了。我想人生亦为如
此。你看，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
拥抱清晨，就匆匆走近黄昏；一年
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春天野菜的
味道，就要去打点秋霜中的山间野
果；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青
葱岁月，就已经两鬓苍苍、步履蹒
跚了……

折枝头新芽
邱雄飞

人间真情 《野物觅食记》之二（上）

没有当兵经历的人生将是遗
憾的。这是从当兵第一天起，常
听到的一句话。

我有幸在部队磨炼了四年，
除了从文到武，从武到文也可以
得益终生，还有一群战友可以相
互帮助，互相倾诉。

我曾写过省外的战友，今天
要写写同城的战友。阿兴就是本
文的主角。入伍前，我们不认
识，我家住浙江省慈溪县（1988
年撤县设市）长河镇，他家住天
元镇，两镇都属长河区。1981
年10月29日，我们53位慈溪籍
应征青年在余姚火车站坐上厢式
货运列车，前往部队。我们部队
的首脑机关在江苏省南京市，安
徽也有驻军。我不知道阿兴在哪
下的火车，我到了安徽省巢湖市
含山县林头站才下的车。

我当兵两年多，担任了营部
代理书记（军官），经常到南京
部队机关汇报军事实力等事项。
我住在部队招待所里，爱打听哪
有老乡，就这样，与在后勤部修
理所当兵的阿兴走到了一起。其
实，他家离我家只有五六里路，
这在部队里是真正的亲人般的老
乡了。后来，我每次去机关，见
的第一位老乡都是他。

阿兴在部队表现很好，人也
长得帅，聪明伶俐，有了好事，
领导也会想到他。有一次，我去
找他时，修理所的战友告诉我说
他到南京市区的军工企业学习技
术去了。我直接赶到企业，与他
见面。他马上请假，陪我在市区
逛逛，吃吃点心。他学的是车、
刨、洗床技术，这在当时是很吃
香的。我们走在南京市区的大街
上，憧憬着退伍后的美好前景。

那时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
由于我俩的技能都不错，尽管正
逢百万大裁军，我俩义务服役期

到后都被留队了。
我们相见时，聊起人生规划，

打算超期服役一年后退伍，回家乡
去发光发热。

1985 年 10 月，我即将退伍
了，我想阿兴也应该要退伍了。当
时通讯不发达，我的办公室里虽有
电话，但跨省打电话不方便。我也
不知他是否列入了退伍人员的名
单。

营区的广播里播放着我等几位
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新闻，我含
泪告别首长和战友。军车把我送到
安徽省巢湖市汽车站，我坐上了开
往上海的长途汽车。经过几个小时
的颠簸，晚上7点多到达上海站。

我此前从未到过上海，看到如
此多的人在涌动，顿感国际大都市
就是不一样。突然，我在人群中发
现了一张熟悉的脸：阿兴。我兴奋
地喊了他的名字。他见我的第一句
话是：“跃清，这真是缘分啊，比
约定的还巧。”

本来，我是打算连夜坐火车回
家的，但有了战友相伴，我得征求
他的意见。两人一商量，从家里到
上海需一天时间，现既然到了上
海，用不着心急回去，先去找个酒
店，再到南京路步行街转转。

我俩穿着已摘下领装的军服，
走进了华联商厦，各买了一套时尚
的西装，欣赏着美丽的夜上海。次
日，我们回到了家乡。我穿上西
装，那是绝对的洋气，旁人投来羡
慕的目光，我特地照了张相，准备

今后用于工作证上。
退伍后不久，我被特招进入长

河镇人民政府。阿兴干农活不甘
心，进城又困难。他家有兄弟五
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闲赋
在家，偶尔到我家聊天。不久，他
进入了大队（现称村）办的企业当
搓丝工。这工作苦、脏，又没有技
术含量，对已掌握多门技术的他而
言，有劲使不上。

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进城工
作，娶城市的妻子，住城市的楼
房。这也是我向往的，但这似乎是
天方夜谭。

我在镇政府工作几个月后，进
城到二轻企业任气焊工，户口也迁
入了城区。尽管当一线工人，但福
利比政府部门好，否则，工业副县
长的儿子也不会成为我的工友了。

没过多久，阿兴奇迹般地进入
了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虽是临聘的
货车司机，户口还在农村，但总算
实现了进城工作的愿望。一年后，
他当了厂长的轿车司机。那是一辆
价值近四十万的进口车，这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绝对是豪车了。

我在一线工作两年后，已调任
为另一企业的领导。有一个星期
天，我打算回老家，阿兴一定要开
着轿车送我去。到了老家，邻居老
人们说：“阿清从小聪明、听话，
现在当了县城的官了，回家也用轿
车送了……”阿兴为我撑面子了。

我们都在城区安了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考入

了公安机关。没几年后，阿兴所在
的企业转制了，他将面临无业的困
境。但他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一家实
力很强的股份制公司工作。他先给
老总开轿车，后又兼任后勤部门负
责人，还成了公司的股东之一。

阿兴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唯一
的儿子也渐渐长大。有一天，他打
电话给我，称带儿子到我家商量事
情。原来，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前，
有一年去国外学习的机会，他们对
选择学英语还是俄罗斯语比较纠
结，他偏向于小语种，便于今后经
商。我们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
治、经济形势，最后决定去俄罗斯
留学。

阿兴的儿子留学归国后，马上
被宁波的一家大型公司聘用。为了
儿子今后在宁波安家，阿兴看上了
一个偏离市中心，但性价比比较高
的楼盘。一天下午，他约我去最后
敲定是否购买。我感到压力大，又
因当晚要参加一同事的婚礼，谢绝
了。但阿兴对我说：“你对房地产
的形势有所研究，我们父子俩与你
到现场去商量决定。”我只好与他
俩赶到六十公里外的楼盘。经反复
比较，签下了购房合同，阿兴支付
了首付款。他对我说：“让儿子去
按揭，不给压力不会努力工作
的。”几年后，那楼盘已是繁华地
段了。

为了阿兴的事，我来不及赶回
来参加同事的婚礼，实在是失礼
了。这样的事，我还发生过一次。
那天去参加同事婚礼的路上，突然
接到一同学的电话，称有一同学遇
上了一个困难，让我共同商量一
下。其实遇到困难的同学平时也是
要好的，但他自己没说，我想他可
能不好意思开口，我还是要去下
的。我便称宴会后一定去。但同学
说：“马上来下，给新郎请个假
吧！”呵呵，事后那同事多次说我
瞧不起他。哈哈，这有点离题了。

还是再说阿兴。由于他的户口
在农村，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他
在老家也造了别墅，还特地邀请我
去参观，称年轻时一心想跳出农村
万丈高，而今却想节假日回农村度
假。

阿兴的儿子很争气，不久被公
司派到俄罗斯工作，后又负责驻外
办事处工作，收入可观。阿兴的儿
子还把妻子、孩子接到那里，并购
买了莫斯科的房子。阿兴也多次去
俄罗斯度假，并约我同去，特别是
动员我到莫斯科买房。后来他的儿
子又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用阿
兴的话说：“莫斯科的房价比慈溪
的房价高不了多少，可那里是俄罗
斯的首都，各种配套设施完善。”
可我哪有钱跨境购房。

前年，阿兴突然萌发了到广西
北海买房的念头，他约我同去，称
退休后可去养老，那里冬季温暖，
物价又低。我去过北海，那里的确
是个好地方，但我已力不从心了。

阿兴买了一套北海市中心的房
子，常携妻子去度假。

阿兴，一位不喜欢广交朋友的
老战友，以务实的心态，撑起了一
个殷实的家。

老战友阿兴
杜跃清

这些沉静的，灰扑扑的墙
母亲熟悉它们
年久失修的老屋里
母亲找寻着她年少时的柴刀
那月色下的山路
随便哪条都可以
通往山下的村子
而面前平坦的水泥路
母亲迈出的每一步
缓慢得找不到路口
这低低的春寒
低低的光
低低的走过的尘世
这是母亲梦游的故乡

李家祠堂

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
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

那黑黑的棺木闭紧后
厚厚的祠堂门关上了
她再也没有看见过她的母亲
她忘记了她的容颜
只是梦中叫着阿姆
那修缮过的祠堂门
贴着蓝色的铁皮
裂隙里滴下绵绵细雨

临溪夜叙

舅舅家的新居是一幢临溪小院
暮色盖住远山
把杯子里的茶喝完就休息
可山雨溪风晚未休
满山的竹子在窃窃私语
竹叶飘过窗前
约着明天是否一起去挖荠菜
岩石上的青苔在疯长

野花急急忙忙地要绽放
母亲的身体里蓄满了雨水和回音
明日里只为我们小辈拎着篮子
她就想细细谛听曾经的山风
一再目睹岩石缝里的山花
和扎破她手指的荆棘丛

思乡

这一路上见着的人
熟悉的，陌生的
陌生的却又熟悉的
母亲说她老得别人认不出她了
当别人喊出她的名字时
她激动地握住人家的手
那些长夜里打磨的时光
那些焦灼里暗暗的忧伤
那些未曾相见里的遗憾
透骨的思乡
如永乐桥下的清溪激流
一泻百里
暮晚的光阴里
终于看见晚霞聚集
一抹夕阳在母亲脸上晃动
我从没有那样爱过夕阳

旧 屋（外三首）
应爱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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